


這樣一個世界，這樣一個國家，這樣一個民族，再加上四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洗禮，以文化而立國，以文化

而強國，已經成為全民族的共識。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夢從本質上說就是文化中國之夢。強大的經濟、政治、

軍事中國，都將建基在成熟而又日益更新的文化中國之上。就一個國家或民族來說，任何物質的東西都可以在

瞬間建立起來，並同樣可以在瞬間予以摧毀，唯有文化中的中國，China in Culture，一個民族用自己的心靈和

意志，通過自己的生活，代代相傳並耳濡目染，以此建立的精神和思想家園，才是外力無法摧毀的。兩千多年

來的儒釋道，不但具有一定穩定文化的基石作用，同時又滋潤了外來多元文化的融匯，使文化中國不但極具地

域性和民族性的特色，同時又極具多元化和世界化的共性。在世界近年充斥文明衝突論的時候，不同文明都因

其特點而受到相互的排斥和質疑，唯有中國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礎上的傳統文化和精神資源，始終在現當代文明

世界受到共同的尊敬和認知。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生命力。文化中的中國，就是在文化上已經蓄勢待發的中國。

我們當然要為這樣一個充滿生命和活力的國度歡呼。

從海外視野形容文化的中國，到親身置於這已經是「文化中」的中國，這也許是我們期待的一種回

歸。中國文化不應再是海外孤賞的花果飄零，她的生命力正是體現在向本土的回歸上，經受第一世界意義

的文化中國的檢驗。就目前來說，這種回歸應該包含了兩個方面，一個是文化理念的回歸，一個是文化尊

嚴的回歸。

從文化層面上致力理念的回歸，文化中國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中國文化是世界文明優質成份中的重要

源頭之一，而且幾乎從沒中斷過，深浸於甚至窮鄉僻壤中。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特質，儒、釋、道同併相處，

吸收了包括佛教、基督教等外來文化，連同「禮」「義」「廉」「恥」構成的國家、社會價值和倫理等維度，

就是當代社會共同價值認知的來源基礎，具有相對穩定甚至有永久基石的價值理念。中國文化力主經世致用，

「仁愛」從來不是掛在口頭或胸前的牌子，而是踐行履知，更從實踐中提煉了當今世界難能可貴的誠信、仁

愛、敬畏、忠恕、知恥等極具普遍意義的價值論述，例如張載所說「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

仇必和而解」，幾乎可以綜合成中國特色的人文理念，而且可以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當代述說。我們相

信，經過必要的批判繼承，創造性地轉換，完全可以完成理念的當代回歸。

回歸理念，就是回歸文化的尊嚴。精神、思想、倫論定義下的文化，在市場撩亂中理當持守自己的獨

特空間。沒有距離，就沒有尊嚴。社會的轉型中，文化的尊嚴不能與自由經濟「與世俱進」。我們身處的，

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可能是一個最壞的時代。在中國，現在是幾百年乃至一千多年來從事人文研究的最好

時代，不但豐富沸騰的社會生活和各種變遷，提供了取之不盡的研究課題，而且五、六十年代書籍、資料、

檔案匱乏的記憶已不再重現。就人文學者來說，文化的基本「溫飽」已經具備。雖然我們期待綜合國力的提

升，能為人文研究提供更多的資源，但畢竟某種意義上說，學問是「自己」的事。文化學者既然是一個社會

優質文化的守護者，承擔了踐行的象徵者和發言者角色，理應要有所犧牲或捨棄，以個人的修養擔當文化的

尊嚴。兩千多年來，中國知識份子無論艱難困苦，都能持守文化的尊嚴。「蓽路藍縷」是一種常態，這是中

國歷史中閃光的一頁。文化人要像文化人，本來是一個最起碼的常識，現在卻成了需要日日互相戒勉、時時

憤而痛斥的地步。我們目睹人文學科本應有的尊嚴已被浸淫，趕熱鬧，出風頭，分不清是學者還是戲子；名

片上頭銜一大堆，卻沒有修養，沒有學識，沒有品格，甚至學術腐敗，喪失文人的骨氣，有的更墮落為文化

流氓，寡廉鮮恥，在金錢、女色、權勢面前斯文掃地，何談文化尊嚴？回歸文化的尊嚴，理應剔除那些假冒

偽劣的文化垃圾。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文化中國》改版之際，正是全球疫情肆虐之時，恰恰給了我們人文觀察的整全窗

口。一個最好的時代，一個最壞的時代──在理念和利益之間，在誘惑和尊嚴之間，在熱鬧和寂寞之間，選擇

是我們自己的事。一本刊物，一群文人，沒有資格奢談創造偉大，但回歸文化的原本理念，回歸文化所應有的

尊嚴，即使卑微之位也是可以自主選擇的。新版的文化中國學刊，將珍惜當前人文學科的最好時光，致力同讀

者、作者一起，尤其是志同道合者一起，用各自的選擇作出共同的回答。謹此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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